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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皇酒店距李秀芹的“十八子大快活”
美体美容馆仅十分钟车程，张松东很快将凯
迪拉克驶入会所停车场。当他走到装饰豪
华的大门前时，两名外国女迎宾迎上前来，
用生硬的普通话微笑道：“老板，欢迎光临！”

张松东记得上次来时迎宾还是中国姑
娘，不禁多瞥了一眼——高挑的身材、白皙
的皮肤、精致的五官，浑身散发着浓郁的

“洋气”。好色的张松东顿时神魂颠倒，脚
步不自觉地停下，直勾勾地盯着她们……

殊不知不远处，也有一双眼睛正仇恨
地注视着张松东，那就是贺丰海。他已暗
中跟踪张松东多时，立誓此生不除掉张松
东死不瞑目！这一切都源于张松东在征收
江景花园土地时，用放毒蛇的下作手段逼
走贺丰海一家。在江景花园开盘典礼上，
贺丰海用寻呼机制造纵火案，后被公安机
关破获，一审被判十二年，经亲家罗伟文局
长多方斡旋，最终改判缓刑三年。为打点
关系，他不仅花光所有拆迁款，还欠下一身
债务。因此，贺丰海对张松东恨之入骨。

作为江南市钟表修理世家，贺丰海精
通机械组装。他吸取上次作案教训，这次
改用普通小闹钟加雷管炸药制作了一个定
时炸弹，小心藏在随身背包中，只待时机成
熟，就送张松东归西。

再说张松东见到两个花枝招展的洋妞，
早已魂不守舍，与她们调笑之余，竟色胆包
天地在一个洋妞丰臀上拧了一把。恰被大
堂何经理看见，她急忙上前挽住张松东的胳
膊撒娇道：“哎哟，是东哥呀！这么久不来，
想死人家了，嘻嘻嘻！”何经理虽也有几分姿

色，但比起洋妞，在张松东眼里就如家常便
饭对比山珍海味。他兴味索然地挣脱何经
理，侧头问道：“李总在吗？”“在在在！”何经
理不假思索地回答。张松东顺势说：“帮我
叫一下。”何经理迟疑一下，扑闪着双眼低声
道：“李总刚同李市长上总统房了。”张松东
闻言醋意顿生，暗骂：李沁你这混蛋！明知
李秀芹是我的女人，竟然给我戴绿帽！

张松东不再理会何经理，径直往二楼
总统房走去。刚到门口，差点与送茶水的
服务员撞个满怀。他侧身躲过，用力推开
大门，经过客厅茶台，快步走进灯光朦胧的
按摩房。映入眼帘的一幕是：李沁正强行
拥抱李秀芹，嘟着嘴要亲她，而李秀芹双手
抵着李沁胸膛，脑袋左右躲闪，惊慌地喊
着：“李沁不行！李沁不行！”

张松东用力干咳一声，两人同时望
来。李沁迅速收回双手，尴尬异常；而李秀
芹则满脸绯红，急忙走向张松东。张松东
亲眼证实李沁并未得逞，李秀芹也未委身，
一切皆因自己来得及时。想到李沁既是老
同学，更是市领导，利益至上的张松东自认
犯不着为了个女人和他闹不愉快，便装作
什么也没看见，挤出笑声问道：“你们刚才
说什么悄悄话呢？也讲给我听听？”

李沁同样是惯于人情世故之人，很快恢
复常态：“松东兄来得正好，我有件好事同你
们分享！”此话倒也不假，他确实有喜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发展日新月
异，前段时间江南省批准江南市成立流花经
济开发区。官场反应迅速，多位有实力的领
导都想新任或兼任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经

过激烈角逐，最后集中在两人身上：常务副
市长程杰和分管科技文教的副市长李沁。
常委会上，许东表示两人都不错，但更偏向
程杰；梁启春事先得了李沁的“好处”，自然
力推李沁。最终双方妥协，市委组织部向省
委报了双人选。省委过会前，梁启春又带李
沁赴省城同老领导——组织部主要负责人
吃了顿“便饭”，结果便再无悬念。

今天刚到办公室，梁启春就把这个“好
消息”告诉了李沁。李沁想到开发区一把
手是个“肥差”，无数钞票将滚滚而来，更为
高兴的是增添了主职履历，为日后升迁打
下坚实基础。

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要立即找人“分
享”。思前想后，他把身边的女人虑了个
遍，最终选定李秀芹。原来李沁也和许多
男人一样抱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
如偷不着”的心思。李秀芹是高中班花，那
时他都不敢正眼看她。毕业后忙于事业，
没想到李秀芹竟嫁给了欧光华，真是一朵
鲜花插在牛粪上，料想好景也不长。果然，
两年多他们就离了婚。可恨的是，自己正
想方设法要把李秀芹弄到手，却被张松东
捷足先登。李沁暗忖：我哪点比不上欧光
华和张松东？今天偏要尝尝班花的滋味。
于是便出现了张松东刚才所见的一幕。

这时，李秀芹已来到客厅的茶台边坐
下，招呼两人道：“两位成功人士，坐下来聊
呗。”张松东落座后端杯以茶代酒同李沁一
碰：“市长大人，您有什么喜事，我和秀芹洗
耳恭听。”李沁慢品一口李秀芹泡的乌龙
茶，故作神秘：“你们猜猜？”

“男人的喜事，无非升官、发财、走桃花
运，有什么难猜？”李秀芹不以为然。但她
并未作声，只朝张松东努了努嘴。张松东
在体制内混过，自然明白最大的“喜”莫过
于升迁，至于发财和女人终究上不得台面，
便笑说：“我看市长头萦紫气、两眼放光，定
是官运亨通。”李沁煞有介事地摇头又点
头：“松东兄说对了一半。”

李秀芹其实并不关心李沁有何好事，
起身为他们续茶时，忽想起昨日一位客人
说的顺口溜，不由扑哧一笑：“两位成功人
士，我昨天听到一段顺口溜，要不要听听？”
李沁心情正好，笑道：“好呀，说来听听。”

朝两人各看了一眼，李秀芹才正色道：
“两位老同学，我可不是说你们哦！这是一
位客人说的，‘当官靠后台，挣钱要胡来，真
理在报上，清官在戏台’，你们评评？”

李沁不假思索地一挥手：“那是封建年代
的事！现在哪一个当官的不是靠自己干出来
的？松东兄你的哪一分钱不是用血汗换来
的？”张松东连连点头：“对对对！”李沁习惯性
地站起，端杯绕茶台走了大半圈后猛地又一
转身：“我就不卖关子了。今早得到确切消
息，我兼任流花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级别
虽没升，但这是名副其实的主职啊！”

张松东心下愕然——这段时间坊间都
传是常务副市长程杰兼任此职，怎会成了
李沁？他反应极快：“李书记！今晚我做
东，叫上高中一班的几位老同学，一起为您
庆贺一番！”李沁又一挥手：“别别别！市委
还没正式宣布，千万别干这种傻事。来日
方长，不急这一时！”

一想李沁升迁也能为自己带来不少好
处，张松东一下激动起来，呵呵笑着改口：

“对对对！李书记，开发区的楼堂馆所、土
建工程，我可是第一个报名啊！”他伸手试
了试玻璃茶壶的温度，觉得正好，便端起茶

壶向李沁拱手：“李书记，松东以茶代酒敬
您！您上任后但凡用得上我的地方，尽管
吩咐！”说罢仰头“咕噜咕噜”地将一升多乌
龙茶一饮而尽。

李沁抬手用力拍了拍张松东左肩，算
是认可了他的“表忠心”，随即不动声色转
换话题：“松东兄，刚才说到高中一班几个
同学，他们近况如何？”

张松东首先想到今早自己一手导演的
树脂总厂爆炸案，脸上装出一副同情的样
子：“树脂总厂有老同事早上来电，说厂里发
生大爆炸，死伤超 20人。这下龙涛明可惨
了。”李秀芹恍然插话：“怪不得我来时路上
见那么多消防车往树脂总厂去！”市里的安
全生产是竞争对手程杰分管，李沁不想多作
议论，只“哦”了一声又问：“那其他人呢？”

见张松东在掏烟火，李秀芹便接话：
“前两天黄丽丽来我这里做头发，她说已调
到龙涛明厂里，精神状态挺好的。”张松东
听到黄丽丽名字，像突然想起什么，一脸猥
琐：“哎，欧光华跟我说，有天他去找龙涛
明，推门竟撞见龙涛明和黄丽丽在办公室
干那事，连门都不闩。”

一双小眼睛瞟着李秀芹，李沁阴阳怪气
道：“撞见这种事可是要倒霉的，龙涛明给欧
光华利是没？”张松东接茬：“龙涛明要是给
了利是，他那美若天仙的女朋友韩小倩岂不
是知道了？”说完与李沁一同哈哈大笑起来。

李秀芹不信龙涛明是那种人，反倒怀
疑欧光华造谣，脱口而出：“你们男人没一
个好东西！”

李沁并未嗔怪，反而顺着她的话问：
“松东兄，咱们班没有那‘好东西’的柯金福
好久不见咯，他去哪儿了？”张松东心头一
震，警觉地回答：“报告书记，我也不知道
呀！”其实最清楚柯金福去向的就是张松东
——此时此刻，柯金福正在泰国曼谷……

曾几何时，我以为人生当如
行云流水，无拘无束。少年时读
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空对月”，心中便种下了潇洒的种
子。想象着自己将来必定是那个
背着行囊走四方的人，如风般自
由，如鹰般翱翔，不为任何人任何
事停留。这种幻想伴随我度过了
整个青春时代，直到生活的真相
如潮水般缓缓漫过脚踝，继而淹
没至膝，我才惊觉：人之一生，原
是在无数羁绊中泅渡。

初入社会时，我本在乡村小学
任教，却花掉三分之一工资到城市
一隅租了间小阁楼度周末，刻意选
在高楼，只因爱那毫无遮挡的视
野。每至深夜，常立于窗前看万家
灯火，自以为超然物外。那时的爱
好换来换去，感情亦是如此，总觉
得前方有更广阔的天地、更契合的
灵魂。偶尔回家，听父母唠叨家长
里短，看亲戚们为琐事烦忧，心下
不免暗忖：他们为何甘愿被如此多
的牵绊所困？我定要活出另一种
人生——轻盈的、飘逸的、不为世
俗所累的人生。

转变来得悄无声息。先是母
亲一场病，我请了假回家照料。病
榻前，她苍老的手握住我的手腕，
力道很轻，却让我无法挣脱。那几
日，替她熬药、擦拭、读报，突然意
识到这个曾经为我撑起整片天空
的女人，已然如此脆弱。后来父亲
检查报告有些疑点，我带着他来往
几家医院，在消毒水气味弥漫的走
廊里等候时，他突然说：“老了，反
倒要拖累你们了。”我喉头一哽，竟
说不出那句“不会的”。

这些还只是开端。弟弟买房
差首付，深夜打来电话支吾半天；
表妹找工作，母亲委婉问能否帮
忙；朋友开店夭折，醉酒后哭诉压
力……起初觉得这些是打扰，是束
缚我翅膀的绳索。直到某个周末，
为亲戚的一桩麻烦事奔波整日，精
疲力竭地回到公寓，却意外发现：
那些曾以为的负担，不知何时已成
生命的一部分。

恍然大悟的时刻在寻常黄
昏。我正忙着批改作业，母亲来电
说堂嫂生了儿子，家族要聚餐庆
祝。本想推辞，却鬼使神差地应了
下来。席间，看着一大家人吵吵嚷

嚷，孩子们追逐嬉戏，老人们絮絮
叨叨，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
实。那一刻，我不再是孤立的个
体，而是巨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被需要着，也需要着他人。

我们总向往飞翔，却忘了大
地才是唯一的依托。潇洒的人生
不是斩断所有牵绊——那只会让
人如断线风筝般飘零无踪。真正
的潇洒，或许是在承担中获得的
从容，是在接纳后得到的释然。
亲情、责任、牵挂，这些看似沉重
的词汇，实则编织成接住我们的
安全网。人活于世，哪有真正的

“无牵无挂”？那些宣称自己了无
牵挂的人，或许只是尚未意识到
自己身在网中，抑或不幸失去了
这张网。

而今我已然住在高楼，依然
爱看万家灯火。但现在的每盏灯
光，在我眼中都连着一个故事、一
份牵挂。有人为子女学业焦虑，
有人为父母健康奔波，有人为朋
友两肋插刀。无数羁绊交织成
夜空的星河，我们每个人都是其
中一束微光，既照亮他人，也被
他人照亮。

人生或许不是越来越潇洒，
而是越来越厚重。像一棵树，年
少时只顾向上生长，渴望触摸天
空；年岁渐长，却开始向下扎根，
越扎越深。这些根须就是我们
的羁绊 —— 父母、爱人、子女、
朋友，甚至是一份责任、一个承
诺。它们看似限制了树的移动，
却给予了抵抗风雨的力量。

我终于明白：绝对潇洒本不
存在，那些看似逍遥的人生，不
过是有人替你承担了重量，或是
你残忍地抛弃了本该承担的重
量的结果。而真正的成熟，是学
会在羁绊中舞蹈，在责任中寻找
自由，在牵挂中体会幸福。

深夜写字时，手机屏幕亮
起，是母亲发来的消息：“睡了
吗？天气转凉，记得加衣。”我放
下笔，回复道：“马上睡，您也保重
身体。”这一刻，我感到的不是束
缚，而是一种温暖的包裹。就像
蚕被茧包裹，那不是囚禁，而是
孕育新生的必经阶段。

我们都在羁绊之茧中，等待蜕
变。

羁绊之茧
□ 陈梦

我的夏天，是从一杯酸酸甜
甜的西柚茶开始的。

透明的杯壁上缀满细密的水
珠，犹如被晨曦吻过的叶片上凝
结的初露，晶莹欲坠。吸管轻搅，
冰块相触，叮咚作响，宛如夏日序
曲里的风铃，清脆地荡开一片涟
漪。当那一口清润滑入喉间，酸
甜交织、凉意漫溯——仿佛有一
束光倏然照进心底。于是我知
道，夏天，已这样温柔地抵达了。

我深爱夏天的光。它慷慨而
坦荡，把人间照得通透发亮，让庸
常万物也焕发明媚。树叶绿得汹
涌澎湃，仿佛下一秒就要融化成
流淌的碧波；蝉声如潮，一阵高过
一阵，那不是噪响，而是生命最炽
热的诗章。偶尔有风路过，轻巧
地拂过臂弯，又转身撞向窗边的
风铃。那声响零零落落、清亮如
碎玉，像是要把整段时光都染成
淡淡的、梦境般的蓝调。

夏天的傍晚总是姗姗来迟。
天色迟迟不肯沉暗，夕照却早已
开始纵火。云霞被落日点燃，从
天边一路烧到眼底，洇染出橘红、
绯紫、金粉，最后渐渐漫入一片温
柔的靛蓝。我常坐在微凉的阳台
上，捧着刚切开的冰镇西瓜，一口

咬下——清甜的汁水霎时迸溅，
顺着指缝滴滴滑落。那或许就是
夏天最坦诚，也最甜蜜的馈赠。

而 夏 夜 ，总 爱 忽 然 落 下 雨
来。不像春雨那般矜持，也不似
秋雨那样萧瑟，它率性而酣畅，噼
里啪啦敲打树叶，如同一场孩子
气的告白。空气里顷刻弥漫开泥
土与青草交织的芬芳，清冽又鲜
活。待到翌日醒来，世界早被洗
得清澈明亮，阳光再一次缀满枝
头——夏天仿佛永远不会退场，
热望始终生生不息。

如今，秋风已悄悄在徘徊，试
图捎来换季的消息。可我的夏
天，那明亮的光、慵懒的热、熟悉
的滋味，仍徘徊在呼吸的缝隙里，
迟迟不肯随日历一页页飘散。

我的夏天，是从一杯西柚茶
开始的，却从不因杯空而结束。
余热未止，回忆正长。只要记住
那份酸与甜，它就永远不会离开。

余夏长，滋味长
□黄远航

千年的智慧
铸成一支神笔
屹立在鉴江河畔上
仿佛太阳是以你为中心
从不间断地转圈子
多少年的丈量
都无法量度出你厚重的历史内涵
晨曦将你那沧桑的脸染成金黄色
慢慢又将你镀成浅黄色
我在你的西侧
看到了太阳公公
成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
宁静的晨光

轻轻地将你置入浅绿色的鉴
江水中

氲氤的风儿吹起道道水波
你那高大笔直的身躯
变得瘦而曲
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水里戏弄
将你的影子咬碎
凝思了半天
午后阳光又将你扶正催醒
刚好你已蘸饱了橘州人民的

情怀
一幅幅壮丽画卷
从古展到今

文光旭日
□ 陈刘雄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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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穿越太行山》 作者：吴一波

高州的甜，是岭南红土浸出的
底色，是柴米油盐裹着的烟火暖，
更藏着千年人文的厚重。这片土
地上，荔香满坡间，冼夫人“好心”
精神浸润人心——她生于古高凉
（今广东茂名），历经三朝护统一、
促团结，信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如今探访冼太庙、研习“好
心文化”，是寻根必修课，更成茂名
最动人的精神内核。

这份甜藏在记忆深处，连梦都
被浸润：梦里漫山荔花碎白如星，
缀满枝桠，风裹清甜漫过岭头，连
呼吸都沾着甜雅。原来“梦里荔花
开，甜自高州来”从非虚言，是这方
水土刻在骨子里的温柔，把清甜念
想悄悄唱进人心间。

今年夏天，梦里的甜顺着快递
箱奔来。粤西朋友寄的高州桂味，
开箱时果壳还沾着根子镇荔园的
潮气，仿佛刚从晨露未散的枝头摘
下，荔枝林的鲜活瞬间漫开。捏一
颗在手心，薄壳“啪”地裂出细纹，
清甜混着淡桂香直钻鼻尖；剥去
壳，奶白果肉脆生生的，甜意从舌
尖漫到喉咙，不齁不燥，连嗓子都
润得熨帖。

女儿凑来尝了口，眼睛忽然发
亮：“妈妈，荔枝原来这么好吃？”她
在中山长大，初中时带荔枝去学
校，被同学说“上火”，红着脸揣回
书包后便再没碰过。如今这颗桂
味解了她的心防，她蹲在箱边剥着
吃，指尖沾着甜汁笑：“以前是没吃
过好的。”

她把荔枝分赠同事、寄给外地
朋友，赞声顺着网线飘来：新加坡
工作过多年的50多岁同事，尝完一
粒叹“核小甜得清透，从没见过这
么好吃的”，拉着人再去拿时，剩下
的十几颗已被“偷光”；北京朋友拍
来孩子啃得满脸汁水的模样，上海
朋友晒出果皮小山，澳门同学的妈

妈尝后赞不绝口，催着再买两箱。
这跨千里的鲜甜，动人的从不是果
肉，是分享的热乎劲儿，是一颗果
子连起四方人的温柔。

这份甜，藏着千年光阴的底
气，更藏着“大基地”托举的硬实
力。高州荔枝种植始于秦朝，是世
界最“年长”的荔枝产地之一；根子
镇古荔园里 9 棵超 1300 年的古荔
树，从唐朝起年年挂果，相传曾为杨
贵妃进贡荔枝。如今作为茂名荔枝
核心区，55万亩荔林铺满丘陵，根子
镇以“中国荔枝第一镇”撑起“全球
每10颗荔枝就有 1颗来自这里”的
规模，30 多个品种扎根于此，茂名
白糖罂更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大产业”则让这份甘美延伸
出完整链条。《本草纲目》记荔枝

“止渴，益人颜色”，高州人将其鲜
食、晒荔枝干、制桂圆肉，清光绪

《高州府志》载“高州三宝”，荔枝干
便是其一。高州农业局干部林斌
按“55度烘20小时”工艺保甜鲜，还
懂“留果皮红”的门道，制成的干货
引宝妈追购；桂圆肉更是家常滋补
好物，藏着岭南人家的烟火暖。

友人知晓我好这口甜，特意送
来一罐荔枝蜜。玻璃罐里，琥珀色
的蜜液稠得能拉出丝，开盖瞬间，
浓郁的荔枝香混着蜜香直往鼻子
里钻，舀一勺用温水冲开，那清甜
润到喉咙里，仿佛把整座荔枝林的
芬芳都含在了嘴里。返乡时，在街
边小店瞧见荔枝冰激凌，迫不及待
买了一支。浅粉色的冰淇淋球裹
着细碎的荔枝果肉，入口先是奶香
的绵密，接着荔枝的清甜就炸开
了，像把夏日枝头最鲜灵的那抹
甜，冻进了冰凉的奶味里，叫人吃
了第一口就舍不得停下。

在此基础上，高州还延伸出荔
枝酒、荔枝醋等多元产品，更有作
为广东高凉菜系代表的荔枝宴

——“妃笑蝉鸣”以荔枝配虾胶显
鲜甜，“枝圆肉润”用荔枝搭五花肉
衬果香，融传统技艺与创新于一
体。高州人更让甜得放心：以根子
镇、分界镇为主产区，严管农药、做
质量追溯；荔枝季，冷链车清晨采
果发车，48 小时内鲜荔可抵京、沪
乃至迪拜。在阿联酋迪拜的商超
里，一箱 1.5 公斤的高州白糖罂售
价 99 迪拉姆，约合人民币 194 元，
每斤 66 元。价虽高却魅力足——
颗颗饱满、48小时鲜达迪拜，800公
斤两天售空，当地刮起“荔枝旋
风”。分界镇车间里，自动化生产
线日处理 10万斤鲜果，让“农家干
货”升级为“高端食材”。

荔园的清甜还养出别样鲜。
果农在荔林散养鸡，鸡以熟落荔枝
为食，炖出的汤乳白鲜醇，肉丝带
荔枝香，这是高州独有的“荔枝
鸡”。我在农家乐喝过这汤，一口
鲜甜散开，连喝两碗不过瘾，老板
笑说“这是高州独一份的味”。

“大电商”打破地域限制，“大
营销”让“荔”牌越叫越响。政府搭
电商站、教果农直播带货，根子镇
柏桥村等“亿元村”里，果农对着镜
头就能把荔枝卖向全国；包茂高速
柏桥服务区以“破壳荔枝”造型成
网红打卡地，如今开放式运营，游
客逛完便能进园摘果。今年荔枝
出口2600多吨、增幅20%-30%，“中
国荔乡”的影响力持续扩散。

每年三月，高州的山被荔花香
浸软：荔枝花碎白缀枝丫，风拂香
飘满岭洼，蜂蝶绕丛追甜雅，花瓣
沾肩落鬓发，漫山素色笼烟霞，人
随香走忘还家。四月果熟季，荔枝
红如火、粉如霞，一串串压弯树枝，
风一吹就晃着“招手”。游人举相
机追红果，孩子拽着果农要“最甜
的那颗”，果农递上竹篮教“捏果蒂
转才不伤树”，风穿荔林裹着果香

与笑声，连时光都慢了——最动人
的从不是风景，是这份被甜包围
的、热气腾腾的生活。

这份甜的底气，更藏着“甜蜜
果农”的筋骨和“新奇特猛”的活
力。早年果农凿梯田、填石缝让果
树扎根，获“东学梅州，西学高州”
推广；如今广东首个荔枝产业链党
委串联 200多户主体“抱团种果”，
是“新”的模式；千年古荔挂果、种
质资源圃藏“活化石”，是“奇”的底
蕴；桂味含桂香、“荔枝鸡”带果香，
是“特”的滋味；55万亩荔林、26亿
元龙眼产值、高出口增幅，是“猛”
的实力。

产业的“大”最终化作农户稳
稳的幸福。根子镇柏桥村荔林间
新楼林立，果农八叔靠荔枝、龙眼
年收入超 10万元，笑称“收完果带
老伴去广州逛”；傍晚村口，老人唠
家常剥荔枝，果农谈“今年桂味价
好”，甜进果里更甜进日子里。这
份 甜 离 不 开 党 和 政 府 的“ 主 心
骨”——早年带专家教技术，后来
搭冷链、建电商，让石缝里的果能
卖遍全国。

现在的高州，千年荔树仍结果，
烘房烟火袅袅，产业园机器欢转，服
务区天桥上攒着笑盈盈的游人。果
农脸上的笑是踏实，市集礼盒是体
面，寻常人家灶上的桂圆茶、荔枝甜
汤，都是日子里的妥帖暖。

又到荔枝红时，站在根子镇荔
园，看满树红果在阳光下闪光，风
里满是清甜。恍惚间，梦里荔花与
眼前红果重叠，忽然明白：高州的
甜从不止是果子的甘美，是冼夫人

“好心文化”的温润，是“五大”发展
托举的底气，是“新奇特猛”激活的
活力，是千年智慧的传承，更是乡
村振兴的“金果子”——把土地的
馈赠，都化作农户稳稳的幸福。

梦里荔花开，甜自高州来！

甜自高州来 □ 李碧芳

孤峰孤峰禅月禅月

欲上孤峰问寂寥，
人间渐被静中消；
纷纷幻物归虚境，
彻骨泠凉夜正韶。

灵光破象灵光破象

虚空尚且有非存，
日月何须着意吞；
莫道今生无势力，
灵光一剑破乾坤。

山河日出山河日出

微煮乾坤一镬明，
山河渐伏縠纹轻；
心平不辨空空界，
任把空空作世情。

街市灵山街市灵山

红尘街市是灵山，
声色燎燎耳目闲；
会得凡间烟火梦，
谁人通透过禅关？

禅意四首
□潘永辉


